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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有许多传统草药，长久以来被当地人用来治疗疾病，其中有些草药可当作茶饮，对身体健康起了重要作用。研

究表明这部分茶具有抗肿瘤、降血压、抗氧化、降血糖等多种作用，并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综述了非洲主要别样

茶的来源、分布、民间用途、主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目前开发状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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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non-Camellia tea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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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s in Africa, which have been used to treat different diseases by the locals for a 
long time. Some herbs could be prepared to drink as tea,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aily health maintenance of locals. Modern 
studies found that part of the non-Camellia tea plays a role in antitumor, antihypertensive, anti-oxidative, and hypoglycemic activities, 
and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origin plant, distribution, 
traditional using,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everal common non-Camellia teas in Africa,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ose teas in Af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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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人口和面积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亚洲，

地处亚热带、热带，是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当地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不饮酒而饮茶，饮茶

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无论是亲朋相聚，还

是婚丧嫁娶，乃至宗教活动，均以茶待客。这些茶

来源于当地植物，同时具有药用保健功能，对当地

人的身体健康起了重要作用。同中国一样，民间传

统医药和保健茶饮一直是非洲人民的主要医疗方

式。因其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近年来保健茶饮越

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 
中国与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

益密切，同时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文化古老，

非洲别样茶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笔者把不属于山茶

科山茶属 Camellia L.来源的，在某个地区和某个民族

范围内已用作茶饮用，历史悠久而且沿用至今，并仍

有商品在市场流通的那些植物，称之为别样茶。随着

中非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非洲别样茶的意义尤为深

远。本文介绍非洲主要别样茶的来源、分布、民间用

途、主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目前开发状况及其在

中国的应用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1  玫瑰茄 

锦葵科木槿属植物玫瑰茄 Hibiscus sabdari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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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别名苏丹茶，原产非洲的灌木，萼片为药用

部位，被当地居民制成保健饮料，浸泡后色泽鲜红、

香气宜人、口感酸甜，现已被多国开发为饮料。我

国两广、闽、滇、台等地已成功引种，并大量栽培

生产，在茶店、食品店均有出售。医疗上用于抗菌、

利尿、降压。玫瑰茄的主要活性成分为花青素类，

其 中 主 要 是 系 飞 燕 草 素 -3- 接 骨 木 二 糖 苷

（delphinidin-3-sambubioside，Dp-3-sam）和矢车菊

素 -3- 接骨木二糖苷（ cyanidin-3-sanbubioside ，
Cy-3-sam）等[1]，并含有常量与微量元素。玫瑰茄

具有降压作用，且能抑制癌细胞和淀粉酶活性。能

明显减少淀粉和蔗糖的吸收率，还有抑制细胞成脂

分化和抗氧化的作用等[2]。药理作用证明了其花萼

甲醇粗提取物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离体动脉血管具

有松弛作用[3]。其花青素类成分能抑制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4]。玫瑰茄提取物具有降低兔血清脂质水平，

明显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病死的作用[5]。原儿茶酸能

抑制人前髓性白血病 HL-60 细胞的生存[6]，从中分

离的 Dp-3-sam 亦能诱导 HL-60 细胞凋亡[7]。玫瑰茄

提取物可显著抑制猪胰腺的 α-淀粉酶，其活性成分

为木槿酸及其 6-甲酯[8]。玫瑰茄的保健作用已有不少

研究，应进一步评价其花青苷等成分长期应用对调

整慢性疾患的作用。 
2  蜜树茶 

豆科植物蜜树茶 Cyclopia genistoides (L.) R. Br.及
其近似种，分布于非洲南部，为多分枝的木质灌木，

幼枝金黄色，黄色蝶状花，扁平棕色荚果。蜜树茶不

含咖啡因，且口感较好，略带甜味。传统被用于治疗

泌尿系统疾病、消化不良以及催乳。芒果苷为其中含

量较高的一种成分，并含有少量的异芒果苷[9]、类黄

酮类、艾利橙灵、柚皮素芸香苷、橙皮苷以及其他的

酚类化合物。芳香来源于单萜醇：主要成分 α-松油醇

约 28%，其余有芳樟醇、橙花醇约 2%，以及立醇[10]。

矿物质总含量较低，为 1.4%～1.5%。蜜树茶被证明

具有抗突变作用，用化学物质致突变在大鼠模型中得

到证实[11]。用甲基苄基亚硝胺化学物质诱导大鼠食道

鳞状突变，用蜜树茶后癌细胞增殖率可被抑制 45.5%，

其总乳头状癌可被分别抑制 94%（未经发酵）和 74%
（经发酵），其抑制作用与总多酚给予量呈正比[12]。用

皮肤癌小鼠实验，无论是经发酵还是未经发酵的蜜树

茶均能显著地抑制皮肤癌的生长[13]。此外，蜜树茶还

具有抗氧化、免疫调节和化学预防的作用。蜜树茶均

含有丰富的多酚，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但无咖啡

因的副作用，口感亦较好。目前生产、研究、资源保

护工作一并进行，相信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3  小花风车子茶 

使 君 子 科 植 物 小 花 风 车 子 Combretum 
micranthum G. Don，又名坎可巴茶，分布于非洲西

部的稀树大草原或林中的灌木。在当地已有悠久的

应用历史，被作为保健茶饮，广泛用作“万能药”，

具有利尿、解热和帮助消化的作用。近代研究发现

其根具有抗癫痫作用。多酚化合物是其主要成分，

如儿茶素类和葡酰黄酮类，另含黄酮类牡荆素、异

牡荆素及肥皂草苷，还有水苏碱、4-羟基水苏碱、

季胺类生物碱使君子碱 A、B，以及一些有机酸、

鞣质[14]、黄烷类和棓酰化的碳–葡酰黄酮衍生物。

此外，还含有一些具有新骨架的化合物黄烷–哌啶

生物碱。小花风车子叶提取物对痢疾志贺氏菌、葡

萄球菌帕 B 菌及臭鼻黏液杆菌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而且新鲜叶的效果好于干叶[15]。叶提取物富含多酚

类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儿茶素类和黄

烷类为其有效成分[16]。甲醇提取物体外试验可抑制

单纯性疱疹Ⅰ型和Ⅱ型病毒[17]。小花风车子提取物

可以抑制大鼠因角叉菜引起的水肿并可抑制肉芽肿

的形成[18]。表儿茶素可降低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化激

酶基因在肝中的表达，使血糖降低，再进一步用糖

尿病小鼠模型做实验，给药 6 周后，其血糖水平基

线得到下降[16]。目前应用于肝炎、消化不良、便秘

和利尿、抗菌等方面。对其进行了一些现代研究，

除叶具有降糖作用外，其根在治疗癫痫方面也存在

一定的苗头。因此对小花风车子植物各部位的进一

步研究仍有必要。 
4  南非红茶 

豆科植物南非红茶 Aspalathus linearis (Barm.f.) 
R. Dahlgren[19]，为生长在非洲南部的小灌木。口感

清香可口，不含咖啡因，鞣质含量低，为当地广泛

饮用的保健饮料，且作为奶的代用品用于婴儿易发

的腹部绞痛。现代研究表明该茶含有对一些慢性疾

病有益的成分，且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因而成

为全世界欢迎的饮品。主要活性成分为自然界中分

布不广的碳–碳连接的双氢查耳酮苷和黄酮苷，前

者为南非红茶醇苷和南非红茶苷，见图 1，后者主要

为红蓼素、异红蓼素、牡荆素和异牡荆素。此外含

量较少的金圣草素也具有活性。还含有一系列酚羧

酸，如原儿茶酸、香草酸、丁香酸、4-香豆酸、咖啡

酸、阿魏酸等，这些成分均呈现一定的生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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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非红茶醇苷和南非红茶苷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aspalathin and notofagin 

用兔肠组织作为模型，通过斡旋通道证明了南非红茶

的黄酮及其他有效成分对消化系统疾病具有镇静作

用[20]。通过减轻 DNA 氧化损伤来减轻大鼠结肠炎

（结肠上暴露的溃疡），验证了南非红茶对炎性肠疾

病的作用[21]。含量较低的金圣草素可预防及治疗人的

血管疾病，可以抑制主动脉内平滑肌细胞的移动，而

这是动脉变窄和硬化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关键所在。

研究建议可用金圣草素于冠状血管成形术防止再狭

窄的形成[22]。饮用 400 mL 南非红茶，30 min 后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in-converting enzyme，ACE）
被明显地抑制。而 ACE 的抑制剂被用来治疗高血压

与心脏疾病[23]。受试者每日饮用 6 杯南非红茶，6
周后，有心血管病的患者某些生化指标显著改善，40
名受试者的肝肾功能均无副作用出现[24]。南非红茶能

有效保护糖尿病大鼠的氧化应激，并能预防糖尿病血

管并发症，特别是保护眼膜系统的抗过氧化作用[25]，

其所含的南非红茶酚苷能改善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

吸收，使 II 型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保持在较正常的水

平。南非红茶酚苷还能刺激胰脏 β-细胞分泌胰岛素，

帮助改善受试动物受损葡萄糖的耐受性[26]。用其提取

物作用于小鼠皮肤癌，能明显地抑制肿瘤的生长[27]。

通过研究各种细胞株的离体试验获得其多酚类化合

物有强的抗诱变作用。此外，试验还证明南非红茶具

有免疫修复、延缓衰老、扩张气管、抗氧化、抗炎、

抗微生物等方面的作用。南非红茶在西开普省的塞德

堡地区传统应用已有 300 年以上的历史，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引起重视。近年来由于组织科学家集中

进行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证明其安全性较好且适

用于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与调整，因而受到广泛的关

注，并在世界上广泛销售。 
5  巧茶 

卫矛科巧茶属植物巧茶 Catha edulis Forssk，又

名阿拉伯茶、也门茶、埃塞俄比亚茶，常绿灌木，

分布在热带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以及我

国的海南、广西等地。味道涩而微甜，叶具有芳香

气味。当地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缓解抑郁症。叶

含兴奋物质卡西酮（具苯丙胺作用），可嚼碎食用。

主要含有苯丙胺类生物碱卡西酮、去甲伪麻黄碱、

苯丙醇胺[28]，见图 2。另外含有苯乙胺类甲卡西酮、

pseudomerucathine、merucathine，见图 3，以及

cathedulines。还有少量的精油、甾醇、三萜类、5%
蛋白质、抗坏血酸、鞣质、微量的维生素 B1、烟酸、

核黄素、铁和氨基酸。咀嚼巧茶产生尿流率的下降，

被证明是通过抑制选择性 1-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吲

哚拉明并激活此受体亚型产生[29]。家兔摄入巧茶后 3
个月，精子发生率上升[30]。巧茶中的鞣质可引起牙

周病、口腔炎、食管炎和胃炎。长期咀嚼巧茶与患

口腔癌有很大的关系。咀嚼巧茶是十二指肠球部溃

疡形成的危险因素[31]。家兔摄入巧茶后 3 个月，碱

性磷酸酶、谷丙转氨酶和总胆红素血药浓度的上升，

且肝脏的病理组织学变化都显示了明显的肝毒性[29]。

咀嚼巧茶逆转了急性心肌梗死图像的正常趋势，表

明卡西酮与急性心肌梗死有关，且咀嚼巧茶是形成

缺血性心脏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卡西酮是最主要的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使用 R-卡西酮、去甲伪麻黄

碱、S-卡西酮，用大鼠实验发现它们的 ED50 分别为

0.22、1.61、0.72 mg/kg[32]。外周作用是卡西酮作为

间接拟交感神经剂，促进释放交感神经末梢的儿茶

酚胺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在 2006 年第

34 次会议上对巧茶的精神药物的依赖性在多个场合

进行评估，巧茶还是被排除在精神药物外。但是卡

西酮和去甲伪麻黄碱早在 1971 年被联合国公约控

制，巧茶也被一些欧洲国家所控制使用。 

 
图 2  巧茶中的苯丙胺类 

Fig. 2  Structures of amphetamines in C. edulis 

 
图 3  巧茶中的苯乙胺类 

Fig. 3  Structures of phenethylamines in C. edulis 

南非红茶醇苷  R1＝OH 

南非红茶苷  R1＝H 

(＋)-S-甲卡西酮 (−)-3R,4S-pseudomerucathine (＋)- 3R,4S- merucathine

(−)-S-卡西酮 (＋)-1S,2S-去甲伪麻黄素 (−)-1R,2S-苯丙醇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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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柠檬马鞭草茶 
马鞭草科植物柠檬马鞭草 Lippia citriodora 

(Ort.) H.B.K.，又名防臭木、香水木，多年生灌木，

原产南美，在北非和南欧有栽培。狭长的鲜绿叶片

含有丰富的挥发油（以柠檬醛为主），具有浓郁的香

味。除了泡茶之外，通常是剁碎充作填料，或搀入

酱汁、饮料、胶冻类甜点里；部分口味较特殊而令

人一时不适应的花草茶，在适当调合柠檬马鞭草后

也更爽口；甚至药师也取它与某些苦不堪咽的药草

混合。此外，受丰富的精油之赐，其也曾经是非常

受欢迎的香水成分。从该植物提炼的精油也应用于

芳香疗法中，主要作用为松弛精神紧张及回复元气。

传统用于治疗哮喘、感冒、发烧、肠胃胀气、绞痛、

腹泻和消化不良。现代报道具有助消化、解痉、解

热、镇静和健胃作用。实验表明其注射液有超氧自由

基清除活性，温和的羟自由基和次氯酸清除活性[33]。

现代对其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发。 
7  结语 

现代研究发现这些茶具有抗肿瘤、降血压、抗

氧化、降血糖等多种功效，因此越来越受到广泛的

关注。玫瑰茄在国际上被开发成茶剂及饮料。目前

玫瑰茄在世界上年需求量达 5～8 万吨，我国已是主

要生产国之一，大量出口国外进行深加工。建议在

继续提高产量与质量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提高

产品附加值。目前对其花青苷的研究较少，值得进

一步评价花青苷等成分长期应用对调整慢性疾患的

作用。蜜树茶与南非红茶均含丰富的多酚，具有较

好的抗氧化作用，且无咖啡因的副作用，口感也好。

两者在欧美市场广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尚无引种，

依赖进口且价格高。鉴于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应用

前景，建议引种，进行加工销售。巧茶在海南，广

州已见到引种。其叶含兴奋物质，对人体中枢具刺

激作用，甚至上瘾，已被部分国家禁止进口，建议

在弄清楚其药理作用机制和危害性的基础上谨慎使

用。现国内对小花风车子茶和柠檬马鞭草茶的研究

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现代消费者不仅注重茶饮的口感，更关心其附

加功能，如减肥、美容养颜、提高免疫力等，而别

样茶中的多酚、黄酮类等成分具有抗氧化及调整慢

性疾患等作用。因此纯天然且具药用价值的茶饮是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这将成为未来饮料市场发展的

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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